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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城河，宜打包一万顷烟波，寄
给李白

酿酒、泼墨，俱佳。宜在烟波的折
痕间

阅读关岭——这册大气磅礴的诗
卷上

八德古榕提笔写下一万首唐诗，气
吞万里如虎

乐安温泉吟诵三千阕宋词，温润了
上关的千年光阴

而我看见，一只灰喜鹊飞上天空，
用啼鸣治愈空旷

布谷鸟静立河畔，以河水为铜镜，
鉴古知今

只有一只黄雀，诗人一样，在河畔
摇头晃脑

不时语出惊人，将水光提炼成
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

而我——
一只毫不起眼的白鹭，在天
便须飞出一种寂寞的高度；入水
也要游出无药可救的万古闲愁。

在木城河
孤独也是一种浪漫，清寂——
成了关岭的另外一种风情

在木城河，酌取一樽烟波，酹山河，
酹岁月

李白换尽五花马和千金裘，只为了
赴一场约——

我在此，待至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期盼与李白，河上泛舟，横槊赋诗

木城河
□曾入龙

责任编辑：段斌/校对：侯金梅/组版：陈红
ANSHUN DAILY 副 刊 8 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

关岭县城周围数十里内山岭洞窟诸
多，之于我而言，最为神奇诱人者则要数
关索洞了。可是，当我有一天静下心来，
几乎搜遍手中现有地方志书之后，依旧
没有寻找到关于“关索洞”的只言片语。
我没有丝毫的灰心，相反更加坚定了我
前去寻访关索洞的决心。

时在农历癸卯，冬日暖阳可人，正是
兴致所起，择日不如撞日，在天斌等文友
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四人吃罢午饭，正好
利用午休空隙时间，便相约来到向往已
久的关索洞山下。

虽说是向导所指关索洞就在此山之
上，但是，说实在话，我们一行四人谁也
没有真正爬上去过，只是听说而已。也
就是说，对于眼前这座未知的古木茂密
山上，是否真的存在着传说中的关索洞，
我们都是心中好奇而丝毫无底的。

既然来到了山下，那就全凭心中一
股寻幽探秘的求知心理，顺着脚下仅有
的一条人迹罕至小道尝试着踏了过去。
我们一路都在坚定一个信念，只要一直
朝着山顶方向攀爬，无论山中小道如何
曲折迂回，最终都能到达山顶，看到我们
心中神往已久的关索洞。

山道之上，虽然不时见到之前游人
们随手丢弃的矿泉水瓶，但是，也不时出
现迷惑我们视线的地方。由于山道上面
经常有山水和泥土、树叶冲刷下来，掩盖
住了一段段小道，加之长时间没有人来
踩踏，故而在这个密林之中，一时半会是
难以判断路线方向的。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只有兵分两路，分别前去探个究
竟。但是也有个难题，当我们其中一方

探出了准确方向路线时，而另一方要想
与其会合则又成了困难。因为虽是在不
远处的密林中穿行，可要在一个倾斜度
近乎于七十度高的满是松土枯叶的斜坡
上，前后横跨手脚并用，而且几乎找不到
什么石头、树枝、枯草等可以帮把手的时
候，我们心中一直在作最坏的打算。只
有什么也不想的努力跨将过去，大不了
顺着树叶滑落到下面的树干上，也不至
于掉落到山下去，只有惊而无险。

好不容易我们两路人马会合到了一
起，之后上山的路也就渐渐豁然开朗起
来，不仅没有再出现迷惑的山路，而且脚
下的路基更加硬朗踏实，一路上还有树
干可以搀扶，于是，上山的兴致又更加坚
定起来。我们一路猜想着这个未知的关
索洞，到底长着个什么样子？在我们的
说笑声中，突然从山顶之上传来了有人
说话的声音。我们好奇着在这深山老林
里，早已有人攀登在了我们前头，原来我
们也并不孤独。我们加快了步伐，山中
的阳光开始照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渐
渐预感到山顶快要到了。

我们三步并着两步爬，很快就来到
了一个近乎于平台的地方，还有一道石
头砌成的围墙远远地围着，只是因时间
久远，早已是断壁残垣。只见一位老大
爷坐在残墙石头上休息，身旁还放着一
个背包，另一位老大爷则站在右边的山
头上，远远地看着我们，想来他们都是常
年行走在山间的采药人。我们一边进入
平台里面，一边与他们攀谈起来，站在这
杂草丛生的平台之上，最为惹眼的便是
前方高高崖壁之上镌刻着的三个大字：

“关索洞”。我们再走近前去，在右边不
远崖壁上有两个大字“啸天”进入我们的
眼帘。越往前靠近，便发现“关索洞”三
个大字之下，还有一副对联，借助相机镜
头拉近慢慢辨认，方才看清斑驳苔藓下
面掩盖的字迹，原来正是：“借地好安营，
且寻求先贤往事；蓦天钟杀气，问谁是后
起来人”。在对联的两边分别又有两段
文字，由于高远字小加之苔藓遮盖，一时
难以猜出文字内容。后来经过一番查阅，
方才明白文字内容正是所附诗和石刻记
事。诗云：“此洞原来未得名，一经品题客
心惊。红岩白水天秋碧，玉宇琼楼空古
今。鸟道辟成新世界，马蹄踏破旧乾坤。
数来不尽苍生感，我欲搔头问古人。”另
一侧石刻记事云：“癸酉秋，余奉命驻关
岭，批阅县志，载汉关索统兵驻此，扫荡
苗蛮，民得安居。后人崇德记功，名之曰
关索岭。然则今之乱臣贼子，□□畴□
（□属部分文字缺失所致），诚能再有如关
索其人乎？奚缀此联，以观焉后。”据有关
专家考证，楹联、诗及记事题刻似为一人
手笔，虽未有落款，然最大可能出自1933
年（癸酉）时任关岭县长林盛元之手。

随着渐渐靠近崖壁，我们的注意力
也从高高崖壁之上，慢慢转移到平台与
崖壁之下的地方，原来是一个不算很深
的有着两个幽深漆黑的洞窟，神秘莫
测。此时，站在这个近乎一张朝着天空
张开大嘴的地方，我们仿佛一下子明白
了，那两个字“啸天”的深刻寓意。在那
两位采药老人的介绍之下，我们又发现
这个平台之上，远近不同的方寸之地竟
分布着四座坟墓，只是被树叶杂草掩没

住了，不说还真不轻易看出来。我们不
禁好奇着说，当初这个风水先生是怎么
发现这块风水宝地的，而且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这四座坟墓怎么抬到这高山顶上
来的。山上林密路险上下行走不易不
说，就在今天我们只是空手而来也是感
到了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我们一边察看着一边拍照片，一连
串的迷惑问题依旧无法解开。从“关索
洞”三个字的书法来看，“关”字显然不是
古人繁体字，而是民国期间的简体字。
这个叫做“关索洞”的古迹，为何在《安顺
府志》《续修安顺府志》《永宁州志》等地
方志书里，没有丝毫文字提及？而且到
底与汉代三国时期诸葛南征时关索驻守
此地有着什么联系？

带着丝丝疑问和心满意足，我们开
始返程下山，奇怪的是，此时山道越发变
得亲近起来，丝毫没有上山时的那般陌
生和苦涩，每一根树枝、藤蔓都仿佛舍不
得我们离开，或挽留或招手或送别，就连
脚下的泥土、树叶和杂草，也变得柔软可
亲、丝滑粘人，频频与我们手脚相拥，融
入心怀。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近
乎行军的短暂四十分钟里，一路之间我
们却轻松得如履平地，并未感到有什么
不方便的地方。在这个冬日暖阳的时
节，我们相约登上了这个神秘向往已久
的山顶，终于看到心心念念的关索洞本
来样子，了切了一桩萦绕于心间的寻山
访古之事，而且是在天斌等文友陪同之
下共同完成的，我想，这应算是我在癸卯
之年即将结束的又一件幸事吧。

多年前，我父亲乘坐火车去北京开
会，成了当时村里最轰动的事件，并且其
影响力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后，当很
多事情都变得面目全非时，人们依然还
会谈起这件事，对父亲表现出了羡慕之
情。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事件的过程，发
现这里面至少透出了两个方面的讯息：
其一，我的村子偏僻，火车对村里人而
言，算是新奇事物；其二，“北京”这个地
名的意义，代表了远方以及理想之类，让
人向往。

应该说，我自小亦沉醉在父亲这一
经历里。关于一列火车，一直都是我理
想中的出发地。我总是看见有一列飞驰
而去的火车，几乎贯穿了我整个少年时
代。或可说，它就像一粒种子，在那里诗
意地生长，有几分遥远，还有几分虚幻，
却又是如此的真实，而且掷地有声。

火车却似乎有意地跟我开了个玩
笑。尽管那个理想始终如此强烈，甚至
经久不息，可是我跟一列火车的缘分，终
究稀薄缥缈。在我后来的生命选择或者
说是宿命的安排里，我一直没有跟远方
扯上任何关系。仅仅是初中毕业后考取
了一所师范学校，而这所师范学校就在
几十里之外的邻县，一是距离短，二是也
没有铁路经过。师范毕业后，分配回我
出生的村小任教，除了多出一个精神的
讲台，其余足迹又彻底回到了村里，本质
上跟所有村里人一样，没了走向远方的
可能。

可是，有一天，火车这个看似遥不可
及的事物，一下子成为村里人人争相谈
论的话题。此时，外出打工的大潮已经
涌到了我的村子，火车作为不可或缺的
生活组成，较之于先前我父亲所带给村
里人的那个念想，就更加重要并且迫切
了。也有很多村里人乘坐着火车出去

了，还没有来得及出去的，也在纷纷谈论
着对一列火车的想象，就连坐在讲台下
的小学生们，也受到了火车的诱惑，眼巴
巴迫不及待地等着长大，然后好加入到
那追赶火车的队伍……总之，火车这个
话题，每天都沿着村子的每一条小径、每
一株庄稼、每一枚花叶，迅速传播，并生
长成人人盼望的美丽的风景。

在这样的背景的冲击下，一列火车
终于让我有些坐卧不安。一方面，目睹
村里人纷纷追赶火车的身影而不断生发
无数的联想，甚至觉得或许那里是比现
实还要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却又没有放
弃眼前讲台的勇气，两者先是矛盾地交
织在一起，然后又推波助澜地使得一列
火车的念想越来越纠缠不清。

终于，在某个暑假的某个早晨，把刚
刚领到手的工资如数揣进兜里后，我就
跑到了贵阳火车站。也没有什么计划
——甚至包括要乘坐火车去哪里，又要
去干些什么，都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要
排在哪一个窗口下买票，也无从知晓，就
只随意跟着某一长排的购票队伍缓缓前
进。说来也真是惭愧，就在快要排到售
票窗口的时候，我却因为没有明确的计
划而动摇了，一个就要变成现实的火车
之梦就这样停止不前了。回来后，很长
一段时间，我都还为此羞愧不已，我跟一
列火车的距离，分明照见了自己内心的
惶恐。

又某年，有了外出培训的机会，我满
以为可以乘坐上火车了。却不料单位为
我安排的交通工具是飞机。在我个人的
逻辑里，总觉得飞机要先进于火车，而乘
坐飞机这件事，跟乘坐火车的念想比起
来，或许也要算有所超越，甚至是一步跨
越了。可是我仍旧有了些失落，总觉得
一个最有可能实现理想的机会就这样与

自己失之交臂，并且还仿佛看到了自己
跟某种事物浅薄的缘分。

时代与事物的转向，很多时候都让
人始料不及。我想说的是，就在一列火
车在我心里渐行渐远并快要消失的时
候，却传来了沪昆高铁要穿过我的村子，
并要在村里修建关岭高铁站的消息。消
息铺天盖地，并且很快成了现实——人
们已经看见有施工队带来了大型挖机、
测量仪，还有很多沉重的钢铁；还看见施
工队张贴宣传标语、搭建临时住房、测
量、打桩、扎钢筋、浇灌水泥……并且，很
快，一条像模像样的铁路真的就从村里
通过了，一座像模像样的高铁站也在村
里建成了。一切都是无比地迅速，还有
几分朦胧的性质，可是一梦醒来之后，一
切都已经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是的，我以为它还是村子与我贴在关
于火车理想之上的一张明显看得见的标
签。我不得不要为之专门记述一下。觉
得有了它的注入，一个念想便有了摇曳多
姿的精神质地，也一定程度上让精神本身
有了特别的厚度。事实是，就在修建铁路
与高铁站期间，几乎所有村里人，每天都
会停下手中的活路，潮水般涌向施工队，
无比惊奇地想要围观他们施工的模样。
及至第一列火车开通后，人群也还是潮水
般紧紧朝着铁路方向靠拢，总是想以最近
的距离目睹一列火车的样子。我相信，即
使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些细节，仍然会冲
击着我的心扉，让我想起某些遥远的事
情，以及时间留下的安慰。

具体到我个人，真要算得上幸运
了。就在举行通车典礼那天，我已经调
离村小到关岭县直机关上班多年，得以
被县里邀请为乘坐第一趟高铁的乘客之
一，虽然其距离仅仅是从关岭到安顺，不
过15分钟的车程，可是足够让我感到兴

奋和幸福了——我这么多年的关于火车
的念想，就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以这
样的方式实现了；虽然时间足够短了，可
那一份情感却足够悠长，并穿越了无数
岁月与时间的沉淀与发酵，终于散发出
无比的醇香味了。

如今我还是没有走向远方，可是有
一条铁路在身边，就再没了从前的忧郁，
总觉得有了一条铁路的链接，那个关于
远方的念想，似乎触手可及，并且就像多
年前种下的那颗诗意的种子，其破土、发
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已经清晰可见。
尤其是，高铁站已经修建到家门口，村里
人再没有要赶火车的那一份急迫，生命
也因此显得从容了许多。或可以说，他
们只需要走出家门，一抬脚就能乘坐上
火车，那个打工的念想，随时都被紧紧握
在手上。此外，以这一列列火车与高铁
站为中轴，一幢幢高大的楼群相继在村
里耸立起来，关岭县委、县政府机关、学
校、医院等搬迁到了村里，各种商店、超
市、宾馆、菜场等也都迁到了村里，新生
城市的喜悦与气息一波一浪地撞击着这
块曾经偏僻的土地，并一次次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最后如我的父亲，自从铁
路与高铁站建成后，年轻时乘坐火车到
北京开会的场景再一次被激发，还在我
弟弟的陪同下，重新乘坐火车去了一趟
北京……

一个关于火车的念想，似乎就此画
上了句号，也有了美好的结尾。可是在
内心，我又分明知道故事还没结束，一个
个关于火车的新的念想，一定还会继续
沿着那一列列火车以及高铁站往前推
进，就像那些穿越了万水千山的脚步，必
将还要不断穿越千山万水，那里有永不
停歇的理想追逐。

哦，火车，火车……

作为布依族的我，小时候就听说过
“谭峁”（布依语）这个地名，但不知道在
哪里。那时对“谭峁”的印象，全来源于
大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说是“谭峁”很

“边缘”，大致意思就是一个遥远的山旮
旯，交通很落后，那里的人要走出山外，
全靠脚力。

后来听说“上甲”有一棵很大的榕
树，心生好奇，问“上甲”是哪个寨子？
答曰“‘上甲’就是‘谭峁’。”我才如梦初
醒，才将遥远的“谭峁”记忆与现实的

“上甲”联接到了一起。至此，我对上甲
便有了别样的感觉，也有了想去看看榕
树的冲动，但山高路远，一直未能成
行。直到岗乌至光照电站的路打通之
后，才有机会去过一次。那次也不是特
意去，是和村里的伙伴骑车去光照电站

“看世面”，路过上甲，顺便去看古榕树
的。但因为只是匆匆路过，终究没有留
下深刻印象。

直到前两日的一个下午，好友班正
堂打来电话，约我周末去岗乌镇中心村
逛逛，看古榕树。我们驱车上沪昆高速
往西南方向奔驰，之后出关岭县岗乌
站，再在喀斯特山间蜿蜒几公里沥青
路，就到了居于半山上的上甲村，迎接
我们的首先正是中心广场上的一株千
年古榕，榕树主干非常粗壮，系着红绸
缎，可以看出布依人把它当作神来供
奉、祭拜，其高，须以90度的虔诚才能仰
望，透过密密匝匝的枝叶，好不容易才
窥见蓝天一缝，树叶似乎正在擦着天空
的蓝肚皮。树枝像兴旺发达的家族，千
年来，向四面八方伸展，不断开拓辽阔
的天地，蓬勃不衰。阳光下，绿叶泛着
耀眼的光芒，像粘了一层蜜，让人心里
有丝丝缕缕的甜，充满无限遐想。在这
里，我又险些受缚于自己的想象力，差
点喻榕为伞，再想想极为不妥。伞之渺
小，伞之弱不禁风，岂能与高大茂盛、历
尽千载风雨的古榕相提并论？古榕吸
吮天地之精华，沐浴雨雪之圣洁，阅尽
布依儿女之烟火，傲然挺立，一华盖何
以喻之？漫步树下，凉风入骨，神清气
爽，这是大自然造就的“氧吧”，沁人心
脾。踩着脚下榕叶，仿佛轻叩岁月的肋
骨，听见了千年前的时光在回响。

我们环寨而行，又看见道旁或林子
里，都有一棵棵的古榕树参天而立。它
们像守望相助的邻里，养鸟声，养蝉鸣，

与日月朝朝暮暮相处,与天地一起变老
变荒。它们在世外桃源修炼，仿佛在
说，“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上甲的
古榕独株成林，铺天盖地，可谓是一榕
一世界，一榕一天堂。先前，我总以为
上甲就只有一棵大榕树，一棵大榕树就
成就了上甲的名声，如今看到遍地成林
的榕树，不禁为自己的孤陋寡闻万分羞
愧了。

为了目睹上甲的全景风貌，我们又
驱车来到北盘江岸的观景台，虽已入
秋，但阳光依旧火辣，环顾四周，群山连
绵，山上的植被并不茂盛。巴岗大桥横
跨北盘江之上，气贯长虹。山上的光伏
板一排排、一片片，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唯有上甲，树木参天，郁郁葱葱，看
不见里面的民居，而蝉鸣不绝，生机勃
勃，是名副其实的一座“绿洲”。话说

“有仙则名”，上甲的名，一点也不虚传。
上甲的房子，先前都是茅草屋，木

架结构，盖草，房间之间多以竹条编织
隔开，故有缝隙，从一屋可以窥见一屋，
所以多数都要糊上泥浆贴上报纸，一则
起到隐蔽作用，二则有点文化的人还可
以读报。时过境迁，上甲的房子早已换
新颜，一座座楼房，白墙琉璃瓦，宽敞的
院落，种上花草，招蜂引蝶，怡然自得。
既没有城市高楼大厦遮天蔽日的压抑，
又没有刀耕火种年代的简陋穷酸，融古
朴与现代文明于一身，让人想留宿一
晚，听古树扶琴，听秋虫切切，做一个山
里的孩子，体验一种渐行渐远的幸福。
漫步寨中，干净整齐的通村路、进户路
纵横交错，在山中，却又好像不在山
中。早就耳闻上甲的村规民约，如果哪
家养牛，放牛时，主人要随身带一把“洋
铲”，如果牛在路上大便，主人必须马上
打理干净。一直以为这是在“吹牛皮”，
今日眼见为实，丝毫没有夸张。走遍整
个寨子，路面没有纸屑，没有垃圾，干干
净净。树叶当然不属于垃圾之列。树
高千丈，叶落归根，那是树之魂，沿着经
脉的指向，皈依大地。目睹地上榕叶，
心中对古榕尽是一片虔诚。

再次来到中心广场的古榕树下，再
次抬起头，仰望古榕参天，我忍不住心潮
澎湃。“人瑞”无非百年，而古榕却千年不
老，经年风雨，物是人非，其生命依旧鲜
活如初，顶天立地，阅尽人间春色，这不
也是对我们的启示么？

游关索洞记
□王继平

上甲古榕上甲古榕
□□卢林卢林

火车，火车
□李天斌

□□陈志浩陈志浩 摄摄


